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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的破繭與蝶舞的耽溺 

──王白淵其詩其人的矛盾與調和之美 

卓美華＊ 

 

 

 

摘要 

由於詩這種文體，使得詩不同於小說的多種敘述手法與觀點，詩往往是訴諸

作者情感的文體，或者直言或者寄寓，故此我們大多可以在詩作中見詩人的思想，

尤其是屬於草創期的日治時期新詩。而王白淵卻不然，他詩中所呈現出的美感隱

晦而柔和，大異於他的人。他的人是革命的、走上荊棘的道路的，兩者之間（詩

作與個人生命）的貼合度並不佳。故後文除了嘗試對王白淵的詩作作一個較全面

的理解，期盼能夠解決其詩與人之間矛盾性的因由何在？更希望進一步分析並探

究何以這樣的矛盾性卻又成就了王白淵不同於他人的詩風？ 
    以下先談王白淵本身思想的矛盾性，並將其矛盾衝突的思想於詩作中的展現
作連結；再加以其唯美的形象（如蝴蝶）於詩中的運用所形成的情調與美感，來

加深筆者所欲討論的重心（唯美與現實的調和）；最後結於這樣的矛盾卻也形成了

唯美與現實間最佳的辯證的綜合。 
 

 

 

 

 

 

 

 

關鍵字：王白淵（Bair-iuan Wang）、荊棘的道路、日治時期、新詩。 

                                                 
＊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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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王白淵（1920.11.2∼1965.10.3），出生於台中廳東螺東堡大坵園庄有水坑仔（今
彰化二水惠民村）。曾就讀二八水公學校，國語學校師範部（今國立台北師範學院

前身），畢業後赴溪湖公學校任教，後轉任二八水公學校。然教學期間因自己台籍

身份之故受日人排擠，感受到差別待遇，後偶然購得工藤好美所著之《人間文化

的出發》，遂起了作台灣的米勒的念頭，於 1923年進入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
並於 1926 年畢業，赴岩手縣的盛岡女子師範學校任教。1931 年 6 月《荊棘的道
路》出版，隔年與東京台灣知識人、留學生等發起組織「台灣人文化社團」，自此

走上政治的道路116。 
而探究王白淵相關的研究論述，可以發現從外緣層面來討論王氏的研究較

多，尤其是在對王白淵思想剖析的部分117，然而，在詩作的剖析方面卻相對的少。

除了莫渝在〈嗜美的詩人──王白淵論〉118中直取王白淵詩中意象；楊雅惠在〈詩
畫互動的異境──從王白淵、水蔭萍詩看日治時期臺灣新詩美學與文化象徵的拓

展〉119中從王白淵與水蔭萍的詩作來探討文化因素與詩風的關係；與郭誌光在〈「真

誠的純真」與「原魔」──王白淵反殖意識探微〉120中以王白淵的四首詩作跟其

論說文來揭示王白淵的反殖抗爭意識。此外，對於王白淵詩作的評析仍不甚深厚。

尤其是詩作的解讀上，往往會因取材出現歧異。故此，筆者希望重新閱讀王白淵

的詩作，並且嘗試去解答王白淵詩與人之間的矛盾之處恰恰也正是其調和之處。 

觀究王白淵的詩作，我們可以發現他的寫作風格是與他拉扯的思緒相對著

的，他的詩作同樣的也呈顯了一種二元的對立與對自由的渴盼（不論是心靈上的
                                                 
116 參見陳才崑〈王白淵生平、著作簡表〉，頁418-437。為陳才崑：《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彰化
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5）一書後附年表。由於本文主要鎖定在王白淵的詩作作品，而歸
結王氏之詩作僅僅只有其日文著作《荊棘的道路》出版，其中除詩作含序詩66首外，尚有小說
《偶像之家》、論說文《詩聖泰戈爾》和《甘地與印度的獨立運動》、翻譯獨幕劇《到明天》，以
及王白淵其他主要論述。在當中63首的詩是 1922年 4月（時年 20歲）到 1926年 3月（時年
24歲）為止的作品，而〈給與印度人〉和〈站在揚子江〉是1931年於上海所作。自此王氏僅剩
零星詩作於《福爾摩沙》發表，計有〈行路難〉（第一期）、〈上海詠〉（第二期）與〈可愛的Ｋ
子〉（第三期）等。換言之，本文只就詩的王白淵討論，故王氏往後的經歷並不再敘述。 
117 在關於王白淵思想方面剖析的論述計有：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彰化
縣立文化中心，1997）；羅秀芝：《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台北：藝術家，1999年）；毛
燦英、板谷榮城著，黃毓婷譯，〈盛岡時代的王白淵〉，分上（34，89.04，頁272-285）、下（35，
89.07，頁235-262）連載於《文學台灣》；橋本恭子，〈尋找魂的故鄉：王白淵日本時期的思想形
成以《荊棘之道》為主〉。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2000.10.10。網址
http://140.116.10.240/taioan/hak-chia/k/kio-pun/ong-pek-ian.htm；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
學活動與文化抗爭》，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1。 
118 莫渝，〈嗜美的詩人--王白淵論〉，《台灣文學評論》。1：2，2001.10，頁85-99。 
119 楊雅惠，〈詩畫互動的異境—從王白淵、水蔭萍詩看日治時期臺灣新詩美學與文化象徵的拓
展〉，《台灣詩學》。1，民 92.05，頁27-84。 
120 郭誌光，〈「真誠的純真」與「原魔」──王白淵反殖意識探微〉，《中外文學》。33:5=389，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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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現實上的自由），更有趣的是他的詩作恰恰可以代表著他由藝術到文學到政治

的道路，在觀察王白淵這個人時，詩便成為了一項佐證，幾乎包含了他的思想。

而曾被以「薔薇詩人」之名，鄙棄為不把現實入詩，僅僅只是唯美的詩人批評的

王白淵，在本文則不認同這樣的處理。121 
此外，雖然已有多位論者已經觸及到王白淵的詩是具批判性格的，如陳芳明

在《左翼台灣》中說到了： 

 
以新詩的形式來抒發個人的意願，或者是表達台灣整個民族的渴望，從一

開始就隱含濃厚的抵抗精神了。⋯台灣最早寫新詩者，大多是參加抗日政

治運動的積極者，如謝春木、施文杞、張我軍、楊雲萍、翁澤生、楊華、

賴和、王白淵、王詩琅等人。他們的文學生活，其實就是他們參加政治活

動的一面倒影。把他們的詩，從政治活動的脈絡分離出來，都不足以認識

詩的真實內涵122。 

 

而在陳才崑《荊棘的道路》導讀中亦提到了顏永賢前輩告訴他的一段話： 

 
在大日本帝國局的高壓統治下，王白淵之流的台灣前輩作家使用隱晦的比

賦手法寫作，映在當時他們台灣知識青年的眼簾，其真義何在，係不言而

喻云123。 

 
但是，在處理詩作上面陳芳明卻也承認「企圖從現有譯成漢文的王白淵新詩，來

窺探他的左翼思想，確實是相當困難的124」。在這樣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見的是

王白淵不同於其他詩人的地方，他的詩作被認為應當是具有現實意味125的，然而
卻又是難以直接的被以現實意味去閱讀。 
    而由於詩這種文體，使得詩不同於小說的多種敘述手法與觀點，詩往往是訴
諸作者情感的文體，或者直言或者寄寓，故此我們大多可以在詩作中見詩人的思

想，尤其是屬於草創期的日治時期新詩。而王白淵卻不然，他詩中所呈現出的美

感隱晦而柔和，大異於他的人，他的人是革命的、走上荊棘的道路的，兩者之間

（詩作與個人生命）的貼合度並不佳。故後文除了嘗試對王白淵的詩作作一個較

全面的理解，期盼能夠解決其詩與人之間矛盾性的因由何在？更希望進一步分析

                                                                                                                                               
93.10，頁129-158。 
121 關於「薔薇詩人」一稱非特指王白淵，主要在批評超現實詩風的風車詩社詩人群，只是在批評
之時亦曾將王氏納入，但針對對象還是在風車詩社詩人群。 
122 參見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1998），頁145-146。 
123 參見陳才崑：〈『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導讀〉，《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彰化市：彰化縣立文
化中心：1995），頁6。（導讀中未標明頁數，為求資料檢索方便，筆者自行編頁，自導讀第一頁
始為第一頁，餘類推。） 
124 參見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1998），頁157。 
125 由於筆者在本文中並非討論王白淵的左翼思想，故此處不以左翼思想言之，而言其具有現實意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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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探究何以這樣的矛盾性卻又成就了王白淵不同於他人的詩風？ 
    以下先談王白淵本身思想的矛盾性，並將其矛盾衝突的思想於詩作中的展現
作連結；再加以其唯美的形象（如蝴蝶）於詩中的運用所形成的情調與美感，來

加深筆者所欲討論的重心（唯美與現實的調和）；最後結於這樣的矛盾卻也形成了

唯美與現實間最佳的辯證的綜合。 

二、對自由的渴盼與拉鋸—王白淵思想的矛盾性 

王白淵由於其自身個性使然，在面對著日本殖民的欺壓時，雖然心中「密集

了一朵黑雲」，但是他並未如同他的摯友—謝春木一般，早早的就理解了並接受了

自己之於台灣的使命感。在人生的抉擇上，他先是選擇了藝術，但是現實環境使

然，使得他直至晚年仍非常遺憾，嘆著環境不能使他作一個純粹的美術家126。他

無法自外於現實，放任自己於藝術的殿堂遨翔，在他的〈我的回憶錄〉中有這樣

一段話：   
 
周圍的環境，世界的潮流，特別是中國革命和印度獨立運動，使我不能泯

滅的民族意識，猛烈地高漲起來。⋯⋯。象牙塔裡的美夢，當然是人生的

理想，又是多情多感的我所好。但是一個民族屈在異族之下，而過著馬牛

生活的時候，無論任何人都不能因自己的幸福和利害，而逃避這個歷史的

悲劇127。 

 
這樣的表白，呈現了王白淵不得不放棄藝術的不捨心情，同時也呈現出王白淵對

於民族無可割捨、義無反顧的情感。而在詩作上的反映則是自我的、心靈上的遨

遊的渴盼與民族的大義的自由的追尋。 
前者我們可以〈站在空虛的絕頂〉128（頁 29）為例： 
 
站在空虛的絕頂我呼喚 

「請給我任何心的食糧」 

卻沒任何反應 

我展著大眼睛詳細看週圍 

                                                 
126
 參見王白淵〈我的回憶錄〉，收錄在陳才崑：《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

中心：1995），頁260。 
127
 參見王白淵〈我的回憶錄〉，收錄在陳才崑：《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

中心：1995），頁263。 
128
 參見巫永福：《巫永福全集⑤  詩卷Ⅴ》（台北：傳神，1996），頁 29。本文王白淵詩作皆從巫

永福譯本，後有引皆在詩名後加註頁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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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守著沉默花即笑 

蟬正吱吱鳴 

我不堪飢餓又再呼喚 

「少量亦可請給我任何食糧」 

又再無反應 

卻使蟬止鳴 

花一直流淚 

我閉著眼睛沉入思量 

 
在這首詩中，王白淵抒發了他對於心靈的急切渴盼。少許也可，但是卻無人回應

的情況使得蟬也止鳴、花亦落淚，而詩人自己則陷入深深思量，令人低迴再三。   

而在另一首詩〈性之海〉（頁24）中則是正面描寫「性之海」： 

 

噢！永遠神秘的性之海 

以壓之即將破裂的薄皮 

你包含那麼多種的神秘 

光明或黑暗來臨 

你都悠然謹慎地 

呈現何等深淵的碧色 

給吹來的風贈熱情的波濤 

應蟲之邀漂出貞淑的漣漪 

予生命的寧靜的力量與睡眠 

不可思議的性之海 

噢；永遠帶著神秘 

是神最後的巧妙—— 

 

這樣的描寫，顯出了王白淵對於靈魂的禮讚，更讓人體會到詩人對於自我的、心

靈上的遨遊的渴盼。這樣的描寫其實充滿在詩集中，只是在分析時，因著王白淵

並不是直言的，所以增加了分析的難度。他往往藉由他的心靈的思索，加以對繪

畫的專長，對於心靈的、自由的形象，往往經由轉化，於詩中的呈顯便是一幅美

善的畫面，這樣的表現技巧，從創作技巧而言是以畫筆寫詩，但是從詩作的內涵

而言，未嘗不可說是王白淵將他對心靈自由的渴求化為一幅畫，以筆寫出，所以

王白淵的詩作才會是這樣的不同於當時的其他詩人的直接，而是隱晦而優美的。 
除此之外，王白淵不管是在詩的或藝術的描寫上，多有難以言說的情狀的書

寫，而這樣的情境反映出的不只是王白淵善感而敏銳的心靈，更值得注意的是其

心靈「意欲」遨翔而不得的思想，亦可作為其對自由的渴盼的象徵。以詩作〈未

完成的畫像〉（頁 60）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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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聲欲唱歌時文字不聽我的命令 

      創作的衝動驅使我作畫時繪具使我失望 

      文字是一種概念的約束 

      繪具不過是不完全表現的一形式 

      我於美的高原奔馳後 

      在回歸沈默的幽谷 

      而於心中畫著 

      永久不會完成的畫像 

      一直止息從旁觀望 

 

這樣的苦惱在〈詩人〉（頁 80）中亦可看到，「詩人於心中寫詩／寫寫卻又抹消
去」，在靈感乍現的當刻到化為文字或繪畫時，卻是不能如同自己腦中所掌握得那

麼恰當，對於創作者的確是相當大的苦惱，而王白淵以無可名之，狀所以名，可

說是成功的書寫。王白淵在〈府展雜感〉曾言：「此一無表現的世界，不，即使予

以表現，亦無法表現完整的世界129」，亦明言了這樣的觀點。 

再如〈我的詩興味不好〉（頁 11）一文，以心靈的「誌標」、「記錄」、「殘滓」
等字眼，表達出相對於心靈的廣大，詩人所能表現的、捕捉的只是其中的一小片

段，令人感到貼切而寓意著詩人作詩之苦。三詩與〈藝術〉、〈不同存在的獨立〉

連讀，更可看出作者所欲描寫之情狀，而這樣的情狀同時卻也標示著王白淵無法

真切捕捉靈感的焦慮，也正是心靈「意欲」遨翔而不得的思想的展現。 
    而在民族大義的追尋的部分，我們必先注意到的是王白淵無可避免的良心，
在謝里法的〈台灣出土人物誌〉中提到了： 

 

早期王白淵就讀東京美術學校時，與陳澄波、廖繼春、張秋海、顏水龍等

是前後期同學，那時的志向都是想當畫家，可是今天其他人都成為台灣畫

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了，而他卻已拋棄彩筆，幽遊於畫壇之外，這到底什

麼原因使他這樣130？ 

 

可以顯見的是，為著現實的處境，他的良心逼迫著他放棄他的藝術之夢，而選擇

了革命之路。 
在詩中所呈現的，我們可先注意王白淵刻意編排的次序，在《荊棘的道路》

一書中，先是謝春木所寫的序，其次是〈序詩〉與其他 63首新詩次之，接著的是
短篇小說〈偶像之家〉、論說文〈詩聖泰戈爾〉和〈甘地與印度的獨立運動〉，翻

譯獨幕劇〈到明天〉與〈給予印度人〉和〈站在揚子江〉兩首詩則放在最後131。〈給

                                                 
129 參見陳才崑：《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5），頁239。 
130 參見謝里法：《台灣出土人物誌》（台北：前衛，1992），頁 137。 
131 參見陳才崑：〈『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導讀〉，《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彰化市：彰化縣立文
化中心：1995），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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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印度人〉和〈站在揚子江〉兩首詩，並非與其他詩放在一起，反而是放在了書

末，顯見王白淵應當是認為該二詩並不同於其他詩作的。而在閱讀了王白淵《荊

棘的道路》一書後，可以發現該二詩的風格與其他詩迥異，是直接的、呼告式的

政治詩，由於此二詩較為鮮明，此處便以此二詩為例。 

在〈給與印度人〉（頁 127）中，王白淵直指「武裝的印度兄弟」在自己的「黑
面上戴白頭巾」，並作了「英吉利帝國主義的走狗」的不堪。並以直接的口吻怒斥、

責問那些印度人：「你的手槍是對誰的胸膛」？而相較於台灣，這樣的奉迎日本人

的台灣人也是所在多有，拿印度的處境與台灣的處境相比，相信是王白淵寫此詩

的用意所在。他在〈甘地與印度的獨立運動〉中言及了：「孫文基於三民主義的大

亞洲主義，係將印度的獨立運動視為支那革命的延續132」，將中國的革命與印度的

革命做出了連結，也可視為此詩的互文看待之。 

而〈站在揚子江〉（頁 129） 
 
  黃色濁流不斷地注入黃海／從四川的奧地幽幽一千有餘里／比歷史還要悠
遠的水流楊子江／岩邊的楊柳比時更古／清濁併吞的你的英姿／猶如哲人

靜寂無為／又如猛虎的咆哮凶猛／是幾億民眾的心臟／也是中原四百餘州

的大動脈！／接受清朝的惡政後又是列強的榨取／桃源之夢華胥之國今和

在？／但你的血潮未冷卻之前／奮起的國民革命之聲／燃燒著果敢的鬥爭

與犧牲／年輕的中國普羅列搭利亞／從砲火與流血中對我們／告訴何

事⋯⋯？／古中華於黃河流域／發端而繁榮而老去／老子的冥想孔子的教

誨／貴妃所結的夢過去喲！／葬掉吧！一切的過去都葬掉吧！／封建的殘

滓與殖民地的壓制／年輕的中國與揚子江共同／做為目標正整翼努力／尚

未打開的揚子江之扉／揚子江啊！揚子江啊！／偉大的揚子江曙光來臨了

／育孕著赫赫的光輝⋯⋯           （於上海） 

 

先描寫揚子江的悠久（暗喻悠久的中華），再以哲人與猛虎為喻，比喻變化多端的

水勢，而其中「猶如哲人靜寂無為」一語，大抵是在此詩中以甘地（的不抵抗主

義）為喻，讚其德行。至後文則是呼喊著應當將過去葬掉，重新再來，含有強烈

的革命之意。在詩中呼喊著應當把「封建的殘滓與殖民地的壓制」、「過去的一切

都葬掉吧」！宣示著「奮起的國民革命之聲」與曙光之來臨。 
相較於王白淵其他的詩作的寫成日期與風格，我們大可以發現與這兩首詩風

格之迥異，所以這兩首詩可說是宣示了王白淵文學、藝術與政治的分水嶺，是最

不像他的詩，也是最像他面對良心所直接的、不能再加以隱晦的詩了。 
而在藝術與革命間拉扯的思緒，也顯現在王白淵的詩作之中，我們先看一段

王白淵〈我的回憶錄〉中的一段話，這段話可謂他詩中二元對立的因由： 

 
周圍的環境，世界的潮流，特別是中國革命和印度獨立運動，使我不能滿

                                                 
132 參見陳才崑：《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5），頁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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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我內心的要求了。象牙塔裡的美夢，當然是人生的理想，又是多情多感

的我所好。但是一個民族屈在異族之下，而過著馬牛生活的時候，無論任

何人都不能因自己的幸福和利害，而逃避這個歷史的悲劇。我這樣想，這

樣對自已的良心過問。由此，我天天到上野圖書館去，想研究這個問題的

根本解決。但是我亦不能離開藝術。那魅人的仙妖，好像毒蛇一樣不斷地

蟋踞在我的心頭。藝術與革命一一有不能兩立似的，站在我的面前。（頁

263） 

 

面對異族統治的事實，王白淵自覺面臨了良心的考驗，他說：「我的半生充滿著苦

悶、鬥爭與受難的生活。當然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所使然，但亦是一個和真

理以外不能妥協的我的性格所致133」。於是，不能兩立的藝術和革命，殘忍地脅迫

王白淵做未來的選擇。在回憶錄中的這段話，深刻的呈顯了王白淵拉鋸的心裡，

面對現實的良心與自己所懷抱的藝術之夢造成了兩極的擺盪，而呈現在詩中的也

就是其矛盾、對立的心理。 

    如〈生之路〉（頁21）： 

 

右邊排著如劍的愛戀之林 

左邊有廣茫生的沙漠 

其間有一條無限長的小路 

看從雲那邊如劍的冰山 

射出連接永劫的白光 

你曾否想像過這樣的場面 

我今在十字路口的當中 

右向歡喜之谷 

左向悲哀之野 

向前走即走進永遠之鄉 

人生巡禮的自己影像 

一直望著 

 

詩人站在「十字路口的當中」，考慮著自己人生的道路，右邊是「愛戀之林」是「歡

喜之谷」 ；左邊是「生的沙漠」是「悲哀之野」，而「其間有一條無限長的小路」

通往「永遠之鄉」，在這樣的三叉路口中，詩人卻未抉擇，只是「一直望著」「人

生巡禮的自己影像」。顯見了兩極抉擇的分裂與拉扯，進一步在沈思中達到一種和

緩的面貌。故我們可以說王白淵的詩可說是以二元的對立作基調的134。 

                                                 
133 參見王白淵〈我的回憶錄〉，收錄在陳才崑《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
心：1995），頁260。 
134 參見陳沛淇，《日治時期新詩之現代性符號探尋》。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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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王白淵的詩作中有許多詠物抒懷的詩作135，在這樣類型的詩作中，

我們可以發現王白淵藉由「物」所欲傳達「情（志）」的表現。如〈地鼠〉（頁 13）
一詩，藉讚揚在暗處的地鼠的默默努力，突顯出先行者的孤單，並且以「你始終

不懷疑神國的存在」，象徵著其不可動搖的決心。而為著「向光明你通過黑暗的路」

一句則是寓有在光明來臨前必須先忍受崎嶇的道路。王白淵在〈府展雜感〉中文

末提到了這首詩，說：「我曾經於拙著『荊棘的道路』中，將藝術家的生活態度（不

僅藝術家，大凡生活於本質世界的人皆同），比賦於地鼠，撰寫成一首詩。」，應

當便是此詩最佳的註解吧。 

又如〈梟〉（頁 32）也有同樣的寓意： 
 
「在山間幽谷守沈默的灰色實體／趁夜陰出動的白晝反逆者／你是沒言語

與歌的沈默之鳥／春天的野色不能安慰你／冬天的冷酷也不能陷入擬於不

幸／沒朋友沒家勿論也沒社會／永遠是孤獨者一事／欲發見於沈默的深淵

／我並非讚美你的生活但你的存在確是世界驚異／將所有的運命熔入沈默

的坩鍋／在宇宙的大氣中闊步的你／非鳥界的英雄是什麼呢」 

 

以直接式的讚揚，發抒了少數的先知者的孤寂，但是通篇卻不顯孤獨之感，反倒

讓人羨慕那鳥界的英雄，是在王白淵詩作中少有的豪闊氣象。可與〈岸上的雷鳥〉

（頁 89）連讀，不鳴的梟與續啼的雷鳥，呈現出一相對又相應的情調。也呈顯出
王白淵對自由的殷切呼喚。 

三、王白淵詩與人的矛盾與調和之美 

由於藝術的涵養，使得王白淵的詩作呈顯了如畫一般的張力，在描景繪物上

展現了詩畫交融的美感，使得王白淵的詩作帶有著明朗、柔美之感。以〈雨後〉

（頁 35）為例： 
 
從九重天的黑沼垂下來的無數銀系 

在烈風中織成美妙的綾紋 

細細肥肥或狹或廣 

      織成真不可思議的真珠寶衣 

      草木以新的呼吸甦生 

                                                 
135 如：〈地鼠〉（頁13）、〈野邊的千草〉（頁25）、〈蓮花〉（頁 30）、〈梟〉（頁32）、〈向日葵〉（頁
38）、〈空中的一粒星〉（頁42）、〈太陽〉（頁 44）、〈夜〉（頁46）、〈蝴蝶〉（頁48）、〈風〉（頁 50）、
〈薔薇〉（頁67）、〈樁啊！〉（頁83）、〈岸上的雷鳥〉（頁 89）、〈蝶喲〉（頁99）、〈落葉〉（頁120）
等15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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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蛙獲自由天地嗄嗄哮 

      家鴨於小水池發見生的歡喜 

      蟬在空中獨唱吱吱 

      看吧！蒼天懸掛五色橋 

      將消失於天女的住家霧之中 

      吹風習習互交森林的微笑 

      在野邊含笑的草花喜悅 

      自然為再生的歡喜足蹈手舞 

 

〈雨後〉一詩，先美麗的呈現下雨的情景，「細細肥肥或狹或廣」的雨絲，織成了

「真珠寶衣」，給予人一種如畫般的感受，再寫草木、蛙、家鴨、蟬等在其中的活

動，增添了生命感，最後呼喚眾人看將逝的天邊的彩虹，最終結於生生不息的情

調之感，全詩給人一種境界的呈現，像是畫一般的美麗又生動。 

而他的另一首詩〈藝術〉（頁27），更是將繪畫的過程以筆寫出: 

 

若我有何藝術 

那是於稱為生的布架上 

以稱為生命標誌的五色繪具 

用反省的畫筆 

每日重塗其上 

每每將不同的顏色塗盡不留空間 

看上去猶如全面疊塗抹繪的黑色畫面 

而我的朋友隨意來看 

掛各自有色的眼鏡 

從我黑黑的畫面上 

發見近於自己眼鏡的色彩 

於是醉於白晝之夢 

若我有何藝術 

只是如此而已 

 

在這首詩裡，王白淵巧妙地以詩作畫，並且抒發了自己對於何謂藝術之感。在他

其他的詩文裡面，也經常可見類似「以詩作畫」的手法。 

而相應這樣的表現，在王白淵詩作中更多的是隱晦的象徵手法，試以詩中的

蝴蝶象徵來討論之。在莫渝〈嗜美的詩人〉中，以為蝴蝶之於王白淵詩作中的象

徵，乃是「春風得意人」的暗喻136。又在郭誌光〈「真誠的純真」與「原魔」--王

白淵反殖意識探微〉註 11中，言及蝴蝶之所以會出現在王白淵的著作乃是由於王

                                                 
136 參見莫渝，〈嗜美的詩人—王白淵論〉，《台灣文學評論》。1:2 2001.1，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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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淵的童年經驗所致137。然而，筆者以為王氏詩作包含詩序共有 66首詩，而其中
含有「蝴蝶」字眼的佔了 18首（超過全詩的四分之一），在如此頻繁出現的情況
下，加以王氏曾經為了出版《荊棘的道路》而與第一任妻子陳草離異的情況下138，

若單單以上述觀點看王白淵的詩作中的蝴蝶象徵，筆者以為是不恰當的。 
再者，陳芳明嘗有言： 

 

王白淵利用暗喻，利用高度迂迴手法，⋯他的詩，放在一個平常的社會可

能不具特別的意義；然而，把這樣精緻的作品置於殖民地社會裏，就不能

不產生豐富的象徵意義139。 

 

而在〈盛岡時代的王白淵（上）〉中亦談到了：「聽說王白淵為了他的革命思想，

被好幾間學校拒絕過140。」的話，顯見王白淵的詩應當不是只是無病呻吟，然而

其描寫之隱晦確實造成解讀時很大的困難。例如前文中有提到的，在詩中的蝴蝶

意象應當不是只是「蝴蝶」而已，而解讀成「春風得意人」又感到稍淺了些，故

以下就針對王白淵詩中的象徵來談，試圖解讀王氏隱藏其中的思想。 

王氏全詩作包含詩序共有 66首詩，而其中含有「蝴蝶」字眼的佔了 18首。141

首先先看〈詩序〉，此詩以「日出之前蝴蝶的魂」發起，而詩中「日出」、「魂」與

「東天輝煌的黎明標誌」均讓人感到含有「大和魂」的意念，再加以「共同的作

業」、「互為兄弟」、「撤廢國境的墓標吧」與「為我們神聖的亞細亞」等呼告性的

字眼，使得解詩時出現了因為避免日本迫害，以致於先以頌日的序起頭之解的說

法142。 
然則我們必須先了解到的一點是，王白淵此詩並非專為《荊棘的道路》一書

出版而作，在〈盛岡時代的王白淵（下）〉（頁 246）中提到了王白淵於女子師範
會誌第六號中發表了包含〈標介柱〉一詩，而觀王白淵的〈詩序〉（頁9）出現

                                                 
137
 參見郭誌光，〈「真誠的純真」與「原魔」──王白淵反殖意識探微〉，《中外文學》。33:5=389，

民 93.10，頁 157。註 11：「王白淵詩作蝴蝶意象特多，與其位於濁水溪畔二水故居蝴蝶甚多的

童年經驗有關。據筆者（郭誌光）統計：總計有十七首詩出現蝴蝶意象，頻率達二十次之多。

台灣是蝴蝶王國，蝴蝶象徵的本土意象頗為凸出。」（按：筆者計，含序詩應當是十八首，共出

現二十二次之多。） 
138
 於〈王白淵生平、著作簡表〉1925年.9月12號中指出王白淵於「暑假返台省親，與陳草離異。

乃因王氏此時已在構思《荊棘的道路》，故告訴對方若繼續在一起，未來恐不得幸福云」。（收錄

於陳才崑：《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5），頁 402-421。）又在

〈導讀〉中亦提到了「王氏憂慮自己出版『棘の道』之後的可能遭遇，而於婚後一年餘由王氏

主動請求離異」。頁14。 
139
 參見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1998），頁159。 

140
 參見毛燦英 板谷榮城作、黃毓婷譯，〈盛岡時代的王白淵（上）〉，《文學台灣》（34.1990.04），

頁275。 
141
 關於有關「蝴蝶」的詩作詳見文末附錄。 

142
 參見陳才崑：〈『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導讀〉，《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彰化市：彰化縣立文

化中心：1995），頁 5。文中言：「以感情細膩見長的王氏，於『棘之道』的編排上，似乎事前

亦費過一番刻意的「包裝」（camouflage）。」首先，他將彷彿是歌頌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理念的序

詩擺在「謝春木序」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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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撤廢標界柱吧」一語，再加以《荊棘的道路》一書中的目次，有標明〈標介

柱〉一詩，但無內容，想必是將此詩提到前頭作序詩而忘了將目次更動所致，所

以這樣的理解的基礎並不穩固。 

而觀察王白淵其他作品，尤其是他的論說文，如〈詩聖泰戈爾〉（頁166）

中末段：「站起來！亞細亞的青年人！除了我們自己之外，何處還有我們的守護

神？」又，在〈印度人〉（頁127）中提到了：「這是亞細亞人的無限侮蔑」，

可見其所指的「亞細亞」並非是日本的大東亞帝國，而是諸如中國的、印度的這

些為自由而奮戰的人們，以此觀點，頌日之說便難以成立了。又筆者以為，就算

是頌日的寓意有成立的可能，但是若我們反過來看日本以「太陽」、「魂」等字眼

象徵自己的民族，相同的王氏也可利用相同的，已被直接聯想成語日本有關的意

象的名詞，將其還原化，使得在表面頌日的意象中，豈不是更含有反抗之意嗎？ 

回過頭來談詩中的蝴蝶象徵。在王白淵的詩中，蝴蝶常常是一個傳遞者的角

色。如〈詩序〉（頁 9）的「⋯日出之前蝴蝶的魂／飛往地平那邊⋯」、〈無終止的
旅程〉（頁 74）「⋯蝴蝶飛出／從心靈的縫隙／我的心靈走／為追逐蝴蝶⋯」、〈南
國之春〉（頁 118）「⋯醉春的蝴蝶二三隻／飛往自由的樹陰處⋯」、〈生命的家鄉〉
（頁 124）「花豔香滿的花園／飛去蝴蝶二三隻／哀啊今日也慌忙／欲往何處／
阿！魂仰慕到／希望的花園⋯」。在這樣的描寫中猶以〈蝴蝶〉(頁 48)最能看出王
白淵的思緒： 

 
從大氣漂於大氣／可愛的天上天使／確實抱著看不見的神底旨意／告訴我

們自由與歡喜／搭上微風作漂浪之旅／為被殘踏的原野草花／你也駐足／

噢！蝴蝶啊／地上的天使啊／我希望如你飛翔／帶著真理的羽翼／持著愛

的觸角／飛迴於被虐待者之間／從花神取得的甜蜜／分給那些人吧 
 

蝴蝶在這裡成為了使者，向被虐待的人們傳遞「看不見的神底旨意」，給予希望之

感，又言「我希望如你飛翔」，顯現出詩人希望化身為蝶，與蝶一樣「帶著真理的

羽翼」，「持著愛的觸角」，將「從花神取得的甜蜜」分給受虐待的人們。在蝴蝶飛

翔的意象中，詩人加以了使命，讓蝴蝶化身為希望的天使，為世間傳遞著愛。 
    而後，在〈花與詩人〉（頁 116）中： 
 

薔薇垂首講了／『詩人啊！／你是舞在生命上的春蝴蝶／我是唱愛戀的歌

者／說蜉蝣是生於早上死於晚夕／開花不久的即萎謝的我／是為君開為君

謝』／詩人答云：／『雖云為花生為詩人／統統都是自然的一現象／花由

詩人發揮其美／詩人由花讀自然之心』／噢！神的奇妙造化喲／詩人啊唱

吧！花也笑吧 
 

進一步說詩人即是「舞在生命上的春蝴蝶」，將詩人於人間的作用定義為美的發

揮，而美善的使命的達成便成了王白淵在人生道路上的抉擇之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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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蝴蝶的象徵達到了極致，成為了王白淵毅然往赴革命的道路的象徵。143

見〈沈默破了〉（頁 61）一詩： 
 

蝴蝶飛回來／濡於五月雨／疊羽而息／於葉陰暗處—／沈默破了／鐘聲響

動／我的心靈醒了／從象牙之塔—／回歸現實時／我的心騷動／再行面對

吧／永遠無終的彼方 

 

「沈默破了」、「心靈醒了」，王白淵從藝術的象牙之塔「回歸現實時」，決定面對

「永遠無終的彼方」，開啟了一條不復返的路。陳才崑在《荊棘的道路‧導讀》中

有言，王白淵「賦予了蝴蝶以自由、歡喜、愛、真理等意涵144」，這是對於蝴蝶這

個象徵的一個真切的說明了。 

而我們若是進一步來看「蝴蝶」與「道路」之間的關係，探究蝴蝶的習性而

言，在生物學上有著「蝶道」這樣的一個名詞，吳明益在《蝶道》一書中，對「蝶

道」作了這樣的詮釋： 

 

「蝶道」在生物學上，指的是蝶循著氣味或氣流，飛行經過的路徑。像許

多昆蟲，蝶會釋放費洛蒙，形構一條氣味之路。那路徑可能並不穩定，也

可以稱為一種「流動的道路」。蝶在這條空中之路覓食、求偶、探看世界、

煽動氣流；那是一條感官之路，視覺之路、聽覺之路、嗅覺之路、味覺之

路，生死之路、避敵與交歡之路。145 

 

而相對應於王白淵的詩作，首先可見的是其詩集名稱──「荊棘的道路」，在詩集

名稱上便揭示了王白淵一生不可復返的道路。並且藉由他的詩作，王白淵訴說了

其行走的是「充滿荊棘的道路」146，於〈生之谷〉（頁15）中更是提示了對「靈泉」

的無限執著。
147
由此觀之，我們可以發現「蝴蝶」的意象若是與「道路」結合，

顯出的便是一條暗喻著看似無形卻又前仆後繼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之上有著眾多

為台灣自由奮鬥的人士，而王白淵也是其中一位。蝶彷彿便是王氏的化身，王氏

                                                 
143
 參見陳沛淇：《日治時期新詩之現代性符號探尋》（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92），頁173。「論

者大多會注意到這首〈打破沈默〉（巫永福譯為〈沈默破了〉），並以此作為王白淵從美術、文字

的象牙塔中，蛻變成積極活動的民族主義者的應證之一。」 
144
 參見陳才崑：〈『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導讀〉，《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彰化市：彰化縣立文

化中心：1995），頁10。 
145
 參見吳明益：《蝶道》（台北市：二魚文化，2003），頁276。 

146
 〈不同存在的獨立〉一詩：「⋯⋯行走充滿荊棘的道路╱通過愛的森林╱越過生的沙漠╱游於

生命之河⋯⋯」收錄於巫永福：《巫永福全集⑤  詩卷Ⅴ》（台北：傳神，1996），頁19。 
147
 〈生之谷〉：「生之谷暗暗且深不知底細╱兩岸的荊棘突出尖刺等待╱止息探視時從幽幽的深處

╱驚聽著乳般靈泉的細語╱沒冒險即不能享受生命的滋味╱朋友啊╱以大膽的心情踏入生之谷

吧╱我今落入生之谷迷惑╱看見靈泉漏出永遠的微笑╱噢！奇怪的生之谷╱你的荊棘雖然恐怖

在暗中流水的靈泉╱卻有著無限的執著」收錄於巫永福：《巫永福全集⑤  詩卷Ⅴ》（台北：傳

神，1996），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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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條道路之上以他的方式努力著。而「蝶」所呈載寓意並不只是那條通往革命

的不復返的道路，還有著王白淵對真理148、自由149的執著、對家鄉的懷念150、對生

命與自然的禮讚151。 

    在欣賞王白淵的詩作時，彷彿會看見一隻隻蝴蝶由眼前飛過，帶著其對自由

的渴求。蝴蝶的飛舞象徵著王白淵對美善的執著，而前仆後繼不已的蝴蝶更象徵

著一股力量，向著自由、向著真理與靈魂之鄉。而在王白淵詩作中，以飛翔物象

徵自由時，蝴蝶的使用是最多的。不若雷鳥或梟一般雄壯的蝴蝶呈載著自由卻也

帶著纖纖的美感，恰恰應和著王白淵詩中呈現的情調，令人低迴再三。王白淵為

自己的自由找到了最適合的承載物，想望自由的蝶，代表著王白淵詩作的思想，

也呈現出王白淵詩作的情調與美感。而蝴蝶自蛹中破繭而出的形象，也正如王白

淵以詩集的出版作為個體的我的結束，而向大我的道路邁步向前的一個破繭、一

個轉折與成長。  

四、結語 

在那樣的時代中，王白淵無法自外於政治現實152，但是其自我的性格與自身

的經歷，卻造成了他自我強烈的風格。他開啟了一條路，給予現實批判的內容以

新意，讓我們可以看見詩的美與現實是可以調和的，就如他的詩作。他「善於捕

捉抽象的美學意象與應用隱喻」153，喜用看來唯美的意象，卻給予唯美之外的意

念的傳達，他的詩不是壯美，也不是唯美，而是將「不美」的現實以美麗的修飾

寫出，或許隱晦，或許迂迴，但是卻給予詩新的境界。也可說是，他以他的詩洗

滌了、柔化了批判，是心靈之美。觀究王白淵的詩作，可以發現在詩作中的整體

觀感，所顯露出的情調是明朗而又柔美的，並不同於王白淵所走的革命道路。在

                                                 
148
 見〈蝴蝶〉一詩，收錄於巫永福：《巫永福全集⑤  詩卷Ⅴ》（台北：傳神，1996），頁48-49。

或見文末附錄。 
149
 見〈南國之春〉一詩，收錄於巫永福：《巫永福全集⑤  詩卷Ⅴ》（台北：傳神，1996），頁118-119。

或見文末附錄。 
150
 見〈薄暮〉一詩：「⋯⋯花的春天我心的煩惱特多╱在微風翻動的蝴蝶奪了我的心╱⋯⋯╱我

何時才能就家路呢╱懷念的母親等待我啊」，收錄於巫永福：《巫永福全集⑤  詩卷Ⅴ》（台北：

傳神，1996），頁48-49。或見文末附錄。 
151
 見〈蝴蝶向我細語〉一詩，收錄於巫永福：《巫永福全集⑤  詩卷Ⅴ》（台北：傳神，1996），

頁58-59。或見文末附錄。 
152
 參見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彰化縣市：彰縣文化，1997），頁 203。

所言：「王白淵的詩作中多少都隱含抗暴的意味，如果從抽象的角度來理解，你可以說他只是

在表明企求一個希望的花園的心願而已，並不指向特定的對象；然而如果從現實的處境、並配

合王白淵的意識型態來理解，他的詩中的黑暗、荊棘等，其實都指向政治現實；這並非泛政治

化，我們必須考慮到日誌時期台彎（應作「治」、「灣」，可能是排版上的疏忽）文學精神中

的反帝、反殖、反封建的特質，王白淵的思想未曾自外於其中，王白淵的文學亦然。」。 
153
 參見陳沛淇：《日治時期新詩之現代性符號探尋》。（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92。）頁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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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作中王白淵喜用「蝴蝶」、「春風」、「花（薔薇、樁）」……等形象，這些
形象在一般常見的運用上，大抵會讓人感覺不具寫實性格，然而王白淵卻以此寫

出他現實的詩。唯美卻不是耽美，現實而非寫實，這或許正是王白淵詩作的寫照，

也正是詩的社會性與文學性的最佳調和。 

    簡而言之，王白淵的人將其內在與外在的衝突於詩作中展現，而這樣的矛盾
與衝突卻也在詩中調和，形成了他不同於他人、自成一派的詩風。若我們省察日

治時期的新詩風格，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為社會而文學」的詩風和

「為文學而文學」的詩風是兩條不同的、互斥的道路。我們往往會質疑前者的文

學性，同時也會質疑後者存在的價值性高低。而王白淵的詩卻打破了這個藩籬，

或許不是有意為之，然而其所呈現出來的作品卻可供後世作為借鏡。 



文學前瞻第六期 

 

 - 104 -

參考書目 

一、專書 

1. 張子文、郭啟傳，《台灣歷史人物小傳：日據時期》。台北市：國家圖書館：2002。 

2. 楊宗翰，《台灣現代詩史：批判的閱讀》。台北市：巨流：2002。 

3. 莫渝，《台灣新詩筆記》。台北市：桂冠：2000。 

4. 羅秀芝，《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台北市：藝術家：1999。 

5. 趙天儀，《台灣現代詩鑑賞》。台中市：台中市文化中心：1998。 

6. 謝里法，《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台北市：藝術家：1998。 

7.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台北市：春暉：1997。 

8. 陳千武，《台灣新詩論集》。高雄市：春暉：1997。 

9.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 

10. 張默，《台灣現代詩概觀》，台北市：爾雅：1997。 
11. 梁明雄，《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台北市：文史哲：1996。 
12. 陳才崑譯，《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5。 
13.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⑤詩卷Ⅴ》。台北市：傳神福音：1995。 
14.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⑥評論卷Ⅱ》。台北市：傳神福音：1995。 
15.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⑦評論卷Ⅱ》。台北市：傳神福音：1995。 
16. 康原，《文學的彰化─彰化縣新文學作家小傳》。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4。 
17. 謝里法，《台灣出土人物誌》，台北市：前衛：1992。 
18. 宋冬陽，《放膽文章拚命酒》。台北市：林白：1988。 
19. 黃武忠，《台灣作家印象記》。台北市：眾文：1984。 
20. 羊子喬，《蓬萊文章台灣詩》。台北市：遠景：1983。 
21. 黃武忠，《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台北市：時報文化，1980。 
二、期刊論文 

1. 郭誌光，〈「真誠的純真」與「原魔」--王白淵反殖意識探微〉，《中外文學》。33:5=389，民93.10，

129-158 

2. 楊雅惠，〈詩畫互動的異境--從王白淵、水蔭萍詩看日治時期臺灣新詩美學與文化象徵的拓

展〉，《台灣詩學學刊》。1，2003.05，27~84。 

3. 許惠玟，〈日治時期台灣新詩分期研究初探─以漢文新詩發展為中心〉，《台日研究生台灣文

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10.04~05。 

4. 莫渝，〈嗜美的詩人--王白淵論〉，《台灣文學評論》。1：2，2001.10，85~99。 

5. 葉笛，〈王白淵的荊棘之路〉，《創世紀詩刊》。127，2001.06，62~68。 

6. 柳書琴，〈帝都的憂鬱--謝春木的變調之旅〉，《台灣文學學報》。2，2001.02，67~89。 

7. 毛燦英、板谷榮城著，黃毓婷譯，〈盛岡時代的王白淵(下)〉，《文學台灣》。35，2000.07，235~262。 

8. 毛燦英、板谷榮城著，黃毓婷譯，〈盛岡時代的王白淵(上)〉，《文學台灣》。2000，89.04，272~285。 

9. 何義麟，〈台灣知識人の對日觀─謝南光と王白淵を中心として〉，《淡江史學》。10，1999.06，

349~368。(日文) 

三、學位論文 

1. 良本惠莉，《日本統治時代之台灣文學考》。淡江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91。(日文) 

2. 翁聖峰，《日治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輔仁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91。 

3. 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90。 

4. 黃俊豪，《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之民族認同(1920~1945)》，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89。 

5.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83。 

6. 陳沛淇：《日治時期新詩之現代性符號探尋》。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92。 

四、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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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詩序〉（頁 9-10） 

日出之前蝴蝶的魂／飛往地平那邊／你知道蝴蝶往何處╱朋友啊╱為了共同的作業╱撤廢標界

柱吧╱那邊是可貴的戰地。 

你知，我也知╱地平那邊的光╱是東天輝煌的黎明標誌╱朋友啊╱我們互為兄弟╱撤廢國境的墓

標吧╱為我們神聖的亞細亞 

（2）. 〈野邊的千草〉（頁 25-26） 

風習習吹來野邊的千草互相細訴╱春將來到你們的身邊了╱你青春的血潮在我的胸膛波動╱追

逐習習的風談我的心╱與羣飛的蝴蝶交換沈默的微笑⋯⋯ 

（3）. 〈蝴蝶〉(頁 48-49) 

從大氣漂於大氣／可愛的天上天使／確實抱著看不見的神底旨意／告訴我們自由與歡喜／搭上

微風作漂浪之旅／為被殘踏的原野草花／你也駐足／噢！蝴蝶啊／地上的天使啊／我希望如你

飛翔／帶著真理的羽翼／持著愛的觸角／飛迴於被虐待者之間／從花神取得的甜蜜／分給那些

人吧 

（4）. 〈失題〉(頁 52-53) 

時流失於╱永劫的世界╱羣星飛於╱蒼空的彼方╱月笑出現於雲之間╱花也笑╱於小川的岸邊

／蝴蝶在遊戲／野邊的千草上╱雲雀鳴囀飛上高空╱悲傷襲來╱不著時╱喜悅湧出╱於青春的

胸膛╱生命之花盛開於生的曠野 

（5）. 〈蝴蝶向我細語〉（頁 58-59） 

蝴蝶向我細語／「歡迎回來／搭五月微風溫入自然的懷抱／日照月輝蟲歌唱／春若來愛的蕾苞將

綻放／彼處除生以外不認真其他價值／你！這樣就夠啦嗎」／我拾集落於胸膛小池的星影／傾聽

微風指揮的樹葉合唱／天與地被一個祝福擁抱／在自然的胸膛中我的影像將消失／噢！是生的

歡喜啊／一陣冷風掠過我的心 

（6）.〈沈默破了〉（頁 61-62） 

蝴蝶飛回來／濡於五月雨／疊羽而息／於葉陰暗處──／沈默破了／鐘聲響動／我的心靈醒了

／從象牙之塔──／回歸現實時／我的心騷動／再行面對吧／永遠無終的彼方 

（7）.〈薔薇〉（頁 67） 

在靜寂中佇立的可愛薔薇╱煌輝在地上的星之使徒╱充滿著青春的誇耀╱你幸福的芳顏╱有呼

吸微風的無限滿足╱你是創造之神的獨生女╱於天上的愛與地上的恩惠中╱沐浴著自然的寵兒

╱噢！不歌唱的詩人╱不作畫家的未知底畫家╱始終保持無言價值的仙女啊╱與蝴蝶相交的是

聖之愛的細語麼╱落散於微風是你的願望麼╱從神出的回歸於神╱給沈默的薔薇祝福吧 

（8）.〈給予春〉（頁 69-70） 

⋯⋯看看漂於大地的形影／欲捕追去時／蝴蝶汲入地平線的彼方╱風習習吹花散落時╱非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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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你╱只有悠久的自然打動的聲音高漲 

（9）.〈春之野〉（頁 71-72） 

被萌出的新綠引誘╱遊訪於春之野時╱無邊無窮的蒼空╱不知有多深的大地重重╱白雲飛散去
╱蝴蝶在戲遊╱⋯⋯╱啊！這樣調和極了╱神啊！告訴我╱花是如何笑╱小鳥是怎樣啼唱 

（10） .〈無終止的旅程〉（頁 74-75） 

蟬吱吱鳴╱在中空的樹梢╱我的心靈飛去╱為與蟬會晤 

蝴蝶飛出／從心靈的縫隙／我的心靈走去／為追逐蝴蝶╱時間過去了╱留住無限的過去╱我的
心靈再出發╱為繼續無終止的旅程 

（11）.〈薄暮〉（頁 82） 

日光盡失而暮蟲唱歌╱西天猶留薄明╱於樹上躊躇的月引我的心╱獨自一人於薄暗的林中繼續
步行╱在途中會不會迷路呢╱河的對面有不識的人在吹笛╱花的春天我心的煩惱特多╱在微風
翻動的蝴蝶奪了我的心╱清靜的黃昏忘卻晝間的炎熱╱從東風涼風吹來╱我何時才能就家路呢
╱懷念的母親等待我啊 

（12） .〈樁啊〉（頁 83-84） 

樁啊╱我今與你同在╱更是與你溶合在一起╱四月的微風薰入春的花園╱去年的今日也如此與
你生活╱今日也不能忘懷的一日留存╱星移時遷蝴蝶飛舞時／你不忘春日又萌綻花蕾⋯⋯ 

（13） .〈四季〉（頁 87-88） 

⋯⋯飛舞的蝴蝶／否！是思慕大地的樹葉╱空中飛行的無言之鳥╱噢！秋天的黃昏⋯⋯  

（14） .〈蝶喲〉（頁 99-100） 

於春閑散的曠野／在花間追逐美／蝶／你是將往何處／是東是西或是南／越山野渡過河／迄失
於地平的彼方／蝶！／親愛的蝶啊！／春逝夏去萬綠染黃時／你在何處的上空／結何種的夢／
秋風帶來哀愁的情調／托你的音信吧！  

（15） .〈春〉（頁 112-113） 

⋯⋯陽炎蒸蒸花開處／蝴蝶啊！來吧╱春天猶如作夢的佳人╱在美麗之中暮去 

（16） .〈花與詩人〉（頁 116-117） 

薔薇垂首講了／「詩人啊！／你是舞在生命上的春蝴蝶╱我是唱愛戀的歌者╱說蜉蝣是生於早上
死於晚夕╱開花不久即委謝的我╱是為君開為君謝」╱詩人答云：╱「雖云為花生為詩人╱統統
是自然的一現象╱花由詩人發揮其美╱詩人由花讀自然之心」╱噢！神的奇妙造化喲╱詩人啊唱
吧！花也笑吧  

（17） .〈南國之春〉（頁 118-119） 

醉春的蝴蝶二三隻／飛往自由的樹陰處⋯⋯要知神之心是今時╱聞永遠的真理於小鳥╱尋找無
限之我於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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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生命的家鄉〉（頁 124-126） 

花豔香滿的花園／飛去蝴蝶二三隻／哀啊今日也慌忙／欲往何處／阿！魂仰慕到／希望的花
園⋯⋯  

研究工作室，2000.10.10。網址http://140.116.10.240/taioan/hak-chia/k/kio-pun/ong-pek-ian.htm


